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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 80后，我也是 80后啊，我今年 88岁，可不是 80后？

哈哈！”稀疏的银发，白色的衬衣，米色的外套，银色的眼镜，虽然腰

背不再笔直，但步履毫不迟疑。尽管已经 88 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

铄、红光满面，讲到开心的事情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眼前这位老

者就是刘源张——首届中国质量奖唯一个人奖获得者。 

留学日美 15年，进过日本宪兵队长崎监狱，在“四人帮”的监狱

里被关了近 9年；后因在质量管理方面的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质量

管理之父”，是中国第一位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全球首个费根堡终

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唯一“哈灵顿－石川”奖获得者……刘源张有

着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是什么让这位中国质量管理的播种人几经劫

难却始终痴心不改？是什么一直支撑着这位中国质量管理的奠基人

无怨无悔地在中国质量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 

  “我只是个搬运工” 

由办公室改成的教室、临时拉来的几把椅子、一个小小的黑板、

七八个学员——这就是中国全面质量管理第一个讲习班的现场。 

1976年，刘源张在清河毛纺织厂开办的这个讲习班注定将被载入

中国质量管理的史册。当时，刘源张被邀请至清河毛纺织厂帮助开展

质量管理工作，而他到厂里后开展的第一项实质性工作就是举办了这

个讲习班。“质量控制这个词太局限，质量管理这个词我嫌它没有特



色，得换个词。”刘源张想起 1964年前后，日本友人曾给他寄过日本

科学技术联盟出版的《品质管理》，从中看到“全社（全公司）的品质

管理”的介绍。“我把它改了一个字，称为‘全面质量管理’，内容也

根据我所了解的国情做了充实，把它当作在清河的讲习主题。”从此，

“全面质量管理”这个词就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还有一件令刘源张记忆犹新的事情。在清河毛纺织厂工作一段时

间后，刘源张觉得不能只讲不练，大家要用学到的东西，搞些调查研

究。刘源张想起从《品质管理》上看到，20世纪 60年代，日本兴起

了质量管理小组活动，而且发起人又是自己的老师石川馨。“我也跟

着效仿，把七八个学员组织起来，搞的第一个课题是‘清河毛纺织厂

的产品质量情况的调查’。”有人评价说，正是刘源张组织的这个小组

在中国点燃了 QC小组的星星之火。 

   刘源张总是对人们说：“我只是个搬运工，把西边的东西搬到东边

来，把东边的东西搬到西边去；把研究室的东西搬到工厂来，把工厂

的东西搬到研究室去。” 

从 1958 年在北京国棉一厂正式开展质量研究工作到后来在北京

清河毛纺织厂、北京内燃机总厂、东风电视机厂、第二汽车制造厂等

所做的全面质量管理工作；从 1979年提出“三全”和“三保”理论

到 1989 年提出并在企业取得相当经济效益的工业企业定额制定准则；

从 1979 年参与创办中国质量协会到参与起草《质量振兴纲要》、《质

量发展纲要》……刘源张不仅在中国大地播下第一颗质量管理的种子，

而且在他的精心照料和细心呵护下，质量管理的树苗茁壮成长，现在



已是一片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硕果累累的景象，形成了独具中国特

色的质量风景。 

  手到病除的“工厂大夫” 

多年在企业一线工作的经历让刘源张坚信：质量管理绝不能坐在

研究室里空谈理论，一定要深入企业，要为企业解决产品质量的实际

问题，这才是质量管理的生命力所在。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这也

是刘源张工作中最大的乐趣与享受。 

当年刘源张在清河毛纺织厂干了一年多，厂里出了个严重的质量

问题。生产出来的涤纶面料出现一道深一道浅的染色横向道子，这样

的面料根本做不成衣服。各车间和部门都说问题不是出在自己身上，

厂长就把调查的任务交给了刘源张。每道工序从头查起、查找资料分

析数据、拿来样品排查试验……刘源张发现，问题主要出在纱线重量

不匀率上。刘源张又进一步利用质量管理的手法，整理、计算了 15个

有关大批的细纱重量不匀率，查阅了近 3 年的成品票，统计出了 33

个有关大批的成品纬印情况，并对新老成品做了对比分析，终于得出

结论：为了避免成品出现纬印，细纱重量不匀率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必须小于某一数值。“当我看到纬印消失后完全合格的布料下机时，

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下。”厂长拍拍刘源张的肩膀说：“刘老师，你还能

干点活。”刘源张心里那个美哟！ 

从此，刘源张将质量管理的根深深扎进企业一线，坚持蹲守在各

大企业的车间现场，用实际行动传播着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 

1978 年，刘源张到北京内燃机总厂，帮助企业搞质量管理。“一



进厂门，我就能知道厕所在什么地方。因为厕所卫生搞得不好，很远

就能闻到臭味。”1979年，刘源张带着工厂的领导、工程师到日本小

松厂学习质量管理。期间刘源张专门带着他们去学习日本人是怎么打

扫厕所的。当看到日本清洁员工跪在地上，用抹布一点一点地仔细擦

拭便池时，大家的内心都深受震撼。“用这样的精神抓产品质量，没

有抓不好的！” 

 一次，刘源张到太钢参观考察。他发现工人们在最后的包装工

序中，佩戴的手套又脏又黑。“如果工人在光滑亮洁的不锈钢产品上

留下一个黑糊糊的手印，那就成了影响产品质量的大问题。”刘源张

立即提出更换工人们的手套。“但是不能用新手套，因为新手套上有

毛絮，会附着在产品上。”刘源张特别提出，用清水洗过 3 遍的新手

套既干净又不会附着毛絮，工人应该配套这样的手套工作。 

在刘源张的质量生涯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刘源张提出

的建议和意见很多都是别人不以为然的“小事”，但在刘源张看来，

任何一个细节的忽视都可能成为影响产品质量的“大事”。于是，有

人送他一个称号——“工厂大夫”。 

“如果说我这一生做了点什么，就是帮助中国的企业改变了对质

量的看法和质量管理的做法。”刘源张回忆说，刚回国时，企业对产

品质量的认识只有一个标准：“合格”与“不合格”，企业管理者甚至

不认为质量管理也是一门科学。“在管理科学上，理论、方法固然重

要，其实思想更为重要。思想能够传播开来，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导力

量，这才是管理科学的最大贡献。国内的许多同志都为质量管理思想



的传播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我只是开了个头，当了一回‘舵手’。” 

 “美国再好不是家啊” 

时隔 57 年，刘源张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回国前美国移民局到他

家拜访时的情景。 

1956年的一天，就在刘源张正为回国做准备时，美国移民局的人

按响了他家的门铃。“他们递给我 3 张纸，一张上面印着好几个单位

的名字，说只要我愿意，可以选择上面任何一家单位去工作；第二张

是银行愿意提供贷款让我买房的资料；第三张是对方愿意帮助我申请

‘绿卡’的材料。也就是说，只要我愿意，工作、房子、‘绿卡’全都

有了。”但是，刘源张却谢绝了对方的好意，毅然决定回国。“美国再

好不是家啊！留学不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吗？” 

刘源张总说，回顾自己半个多世纪的质量生涯，好像都充满了偶

然。 

    中学时代，成为一名工程师是刘源张的梦想。1942年，他从燕京

大学去日本准备读机械工程，几经辗转，最后却进入京都大学读了经

济学。期间，又偶然了解到质量控制的概念，偶然进入用统计学分析

工业质量管理的新领域。1950年 10月，刘源张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学习。1956年，已取得博士学位的刘源张本一

心想着到长春一汽工作，却因钱学森发出的邀请来到了中科院力学所，

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质量工作…… 

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偶然”让刘源张为中国的质量事业东奔西

走 50 多年。在几十年求学与工作的岁月中，有喜有悲、有得意有失



望，刘源张却始终未改初衷。“因为这些‘偶然’之中又有一个‘必

然’，那就是对‘家’的爱。在国外的 15 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家，

回来了就想把家搞得好一些。这个家不仅是自己的‘小’家——我个

人的家，还有大‘家’——我的国家。家有个生活质量，国家有个发

展质量，两个质量都靠产品质量。家与国要好起来，就得先把产品搞

好。所以在我自己看来，我把质量管理工作做好，就可以说是忠孝两

全了！” 

 刚回国时，刘源张每月工资大约 150元，领到工资，他会给母亲

寄去 50元、给妹妹寄去 50元，剩下 50元才作为自己的生活费。“我

希望我的家人过得好一点。”现在，刘源张说：“人们称呼我‘泰斗’、

‘之父’，我并不在意。我只想对质量工作说几句中肯的话，办几件

对质量事业有用的事，只希望我们国家的质量事业越来越好。” 

“家”是远隔万里仍系着游子内心的那根线；“家”是身陷囹圄却

温暖全身的那盏灯；“家”是为之奋斗拼搏的那个港湾。从小“家”到

大“家”，刘源张爱得深沉、爱得无怨无悔。 

“想一想，没白干” 

“‘刘源张’这对联对谁呀？”刘源张喜欢拿自己的名字和年轻人

开玩笑。看大家完全摸不着头脑，他自己则一板一眼地回答：“林则

徐！”然后就哈哈乐起来。原来，在他出生后，便从父亲张家过继给

外祖母刘家，于是取名为“刘源张”；而林则徐则是因为父亲希望儿

子能向一个姓徐的朋友学习而得名。“两边都是姓，天生的对联！” 

“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是刘源张最喜欢的一句话。和刘源



张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那孩童般的笑容感染。这位历经坎坷、年届

九旬的老人，却能保持着如此豁达、清晰的精神状态。问及秘诀，刘

源张说了 3个字：“马大哈”。“任何事情，到了我这个年龄再回头看，

都变成甜蜜了，尽管当时觉得是苦难，很悲伤，但现在想想都是人生

的经历。”刘源张笑着说，现在他有了这个“马大哈”的称号，“就是

生活上马马虎虎，说话大大咧咧，遇到什么事情哈哈一笑”。 

不出差的时候，刘源张会自己在家下厨做早饭和午饭，并坚持看

报纸和写日记。如今，他又有了一个新习惯——唱歌，专为老伴而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潇洒走一回》都是老伴最喜欢听的。“听说唱

歌能让人保持好心情。年轻的时候工作忙，陪老伴的时间很少，我现

在尽量多陪陪她，弥补以前的欠缺。” 

刘源张也喜欢与老伴一起看电视。他说自己很喜欢电视上播放的

两个公益广告。一个是小男孩在看到妈妈给奶奶洗脚的场景后，主动

帮妈妈端洗脚水的广告；另一个就是关于“Family”——“家”的动

画广告。“他们都告诉人们要有孝心，对父母敬孝，对国家尽忠。” 

在《感恩录——我的质量生涯》这本书中，刘源张回顾了自己几十年

的质量生涯，感谢了帮助过自己的所有人。“书中提到的有 200多人，

还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也要谢谢他们。”在书的扉页

上有一首题诗：“渡洋求学十五载，回国服务六十年。几度劫难心不

死，一生拼搏可追念。”回顾自己的质量管理人生，刘源张不禁感叹：

“想一想，没白干！” 这位勤勉的老人说，他要在自己质量管理人生

的第六个 10 年里，发挥余热，做一个质量管理的社会活动家，给企



业敲敲边鼓，讲讲诚信和感恩。 


